
崛起的中国

中国的石油困境

———北京寻求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ＡｎｄｒｅｗＢＫｅｎｎｅｄｙ

一　简介

若中国崛起是 ２１世纪最重要的故事之一，那么中国不断增长的对能源

的需求是其最突出的情节之一。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超速运转，

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了一倍以上。据估计，在此期间，中国占了世界能源

需求的６３％ （ＢＰ，２０１０：４０）。中国现在消耗了世界煤炭的 ４７％，水电资

源的１９％，石油的 １０％ （ＢＰ，２０１０：３８）。根据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ＩＥＡ，２０１０ｂ：

６０２）。

中国对能源需求的飞速增长使得其政府和知识精英越来越关注中国的能

源安全问题。传统上，“能源安全”被定义为———一个国家获得足够的、价

格合理的以及可靠的能源供应 （ＩＥＡ，２００７：１６０）。实际上， 《人民日报》

在２０００年仅仅一次提到 “能源安全”，而在 ２００８年到 ２０１０之间，《人民日

报》发表了４７６篇文章，其中均用到了这个术语①。对于许多中国观察家来

说，在这点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日趋上升以及能源

进口所隐含的外部不稳定性。而其他人持一种较为现代的观点，该观点突出

了中国国内能源需求的挑战，主要是其电力行业的不可靠性以及由于过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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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民日报》电子数据库，来自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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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煤炭而带来的环境成本。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担心，中国必须去面对能

源问题所带来的日趋增多的挑战 （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１０）。

本文着眼于介绍中国寻求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的行动。虽然煤炭

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石油对中国构成了独特的挑战。

实际上，中国现在十分依赖外部石油供应，而且比其他能源的对外依存度

高得多。２００９年，中国进口了不到 ４％的天然气，但是却进口了 ５３％的石

油 （ＢＰ，２０１０：２４，２７；ＩＥＡ，２０１０ｂ：１３５）。两种能源的进口量在今后

几十年中有增长的趋势，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在中国似乎拥有大量

页岩气储备后，中国依然会更多依赖于石油进口，而不是天然气进口。并

且，天然气的替代品还有许多，它们可以被用来生产化工原料和发电。相

反，尽管中国国内对替代燃料汽车的兴趣持续高涨，但还没有现成的能源

能够替代石油成为交通运输燃料。中国因此变得越来越依赖外部世界提供

这种重要资源。

下面的分析透露了中国石油困境规模的更多细节，描绘出了一幅未来

中国石油需求的轨道，指出政府控制石油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然后，文

章评估了中国政府在石油进口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所寻找的加强能源安

全的道路。虽然政府十分认真对待这个挑战，但所采取的政策迄今为止主

要着眼于单方面努力去提高国内石油生产能力以及同产油国签订双边供油

协议。正如下面所讨论的，一些政策并没有从根本意义上加强中国的能源

安全，而其他的政策存在局限性，或者还不够成熟。本文的结论是，中国

需要加强同其他主要石油进口国的多边合作，以期在未来进一步加强自身

的能源安全。

二　中国的石油困境

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与２０００年中国４８０万桶／日的石油消耗

量相比，２００９年这个数字激增到 ８６０万桶／日 （ＢＰ，２０１０：１１）。国际能源

署估计，到２０３５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将超过 １５００万桶／日，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ＩＥＡ，２０１０ｂ：１０５）。

中国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首先反映了其交通运输业的急速发展。中国的

汽车市场在２００９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其汽车销售总量达到 １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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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而在２０１０年，总销量超过了１８００万辆①。

航空旅游也变得越来越流行，国内航空公司的航班总量在 ２００３到 ２００９

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１７５万驾次 （Ｌｉａｎｇ等，２０１０）。展望未来，国际

能源署预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拥有私家车，以及航空旅游变得更加流

行，与交通运输相关的石油需求在２００８到２０３５年间会增长３倍。若果真如

此，到２０３５年，交通运输用油量将占中国石油需求总量的 ６４％———大于

２００８年的４０％和１９９０年的２５％ （ＩＥＡ，２０１０ｂ：６７０）。

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以及它近乎停滞的国内石油生产，意味着中

国石油进口量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持续上升。２００９年，中国石油进口量为 ４３０

万桶／日，占其石油供应量的 ５３％ （图 １）。国际能源署估计，到 ２０３５年，

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接近 １２８０万桶／日，占其石油供应量的 ８４％ （ＩＥＡ，

２０１０ｂ：１３５）。中国将因此比今天更容易遭受国际石油供应中断威胁的影

响，也将为石油进口付出更多代价。若石油价格在 ２０３５年达到 １１３美元／

桶，则像国际能源署预测的那样，中国的石油进口成本将超过５２５０亿美元。

图 １　中国未来的石油供给：国内产量 ＶＳ进口量

资料来源：ＩＥＡ，《２０１０年世界能源展望》。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控制中国石油需求量的增长，以及中

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举例来说，从 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国开始采纳了一

０２１

① 《２０１０年中国汽车销量达到１８００万，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彭博新闻社，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１－０１－１０／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ａｕｔｏ－ｓａｌｅｓ－ｒｅａｃｈ－１８－ｍｉｌｌ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ｌｅａｄ－ｕｐｄａｔｅ１－ｈｔｍｌ＞，《中国汽车销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路透社，２０１１年１月
１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０／０１／１１／ｕｓ－ａｕｔｏｓ－ｉｄＵＳＴＲＥ６０Ａ１ＢＱ２０１０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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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世界最严格的燃油经济性标准，其严格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样采用这些标准

的欧洲和日本 （Ｏｌｉｖｅｒ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北京将替代燃料汽车产业设为

七大战略产业之一，２０１５年前，将大力推进该产业的发展①。中国的电动汽

车 （ＥＶ）产业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实际上，政府官员希望，到 ２０２０年，中

国每年能够生产 １００万辆电动汽车 （Ｆａｎｇ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０）。中国高速铁路

的迅速发展也为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作出了贡献。

尽管这些都是减少石油需求的重要步骤，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不会

降低中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只是限制需求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即使

中国成功地在２０１５年后发展电动汽车，中国也仍然将依赖于石油进口，到

２０３０年，只能满足其２／３的原油需求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９：７９）。

虽然这离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 ８０％ ～９０％的对外依存度还有一定距离，但

却大大高于现在的依存水平。此外，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尽其最

大的努力去遏制本国的石油需求。尽管中国现在采取了一个比原来更为灵活

的方法来制定燃油价格，但它们仍然受到中央政府的管制，以减轻对通货膨

胀的影响。实际上，决定能源价格的权力依旧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ＮＤＲＣ）所有，国家发改委是一个负责宏观经济调控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机

构，但它却不负责能源改革。而国家能源局 （ＮＥＡ）则相反，它处于一个

很尴尬的地位，其未来能否提升至部级机构，从而获得更多决定能源价格的

权力，还是个未知数。

总而言之，虽然中国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控制国内石油需求，但中国在未

来几十年内注定要越来越依靠外部世界来获得石油。因此，中国领导人寻求

多元化的供给方政策来保证中国在未来能够获得持续的石油供应。关于这点

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具体讨论。

三　中国寻求石油安全的努力

中国的供给方政策目的在于解决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问

题，该政策包括多项令人印象深刻的举措，其中包括支持本国的国家石油公

１２１

① 《中国为新战略产业设立增长目标》，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１９日 《中国日报》，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０－１０／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４２７５７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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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ＮＯＣｓ）进行国际扩张，使石油供应的渠道多元化。此外，还有加强自

身的海军实力以及建立本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ＳＰＲ）。接下来的讨论将逐条

分析这些举措。

这１０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国家石油公司和其他的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走出去”———即到海外去投资，以便获得对国外自然资源更大的

控制权。国家石油公司自身早已十分渴望到国外去扩大其石油储备以及提高

企业利润。例如，最早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ＣＮＰＣ）就已经着手寻找在国外投资的机遇了，尤其是在国内机遇看起来

相对渺茫的时候。政府对国有石油企业国际扩张的支持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末。那时候，政府寻找办法将一些国有企业转变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

同时，政府支持力度随着本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日趋加强。

有人认为，中国企业在国外生产石油，是更为安全的石油供给来源。其安全

性要高于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 （Ｄｏｗｎｓ，２００６：３５～３９）。

在过去１０年中，这些国家石油公司都力图充分利用政府的支持。对外

投资不仅来自于三大主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ＣＮＰ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ＳＩＮＯＰＥＣ）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ＣＮＯＯＣ），还包括一些规模较小的能源企业，比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和中信能源有限公司。总的来说，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间，中国企业参与了 ４３起

独立的外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并购交易———这些交易的价值在 ６５０亿美元左

右①。结果，这些国家石油公司现在在全世界 ３１个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的业

务。虽然它们的大部分石油产量集中于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苏丹和安哥

拉，但它们在其中 ２０个国家的石油生产量是相同的。截至 ２０１０年第一季

度，国家石油公司的海外石油总产量已经达到 １３６万桶／日———几乎是中国

２００９年石油日净进口量的１／３（Ｊｉａｎｇ和 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１７，３９～４０）。

但这其中仍存在一个问题：国家石油公司的国际扩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提高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在过去 １０年内的确促进了全

球范围内石油产量的扩大，即便是在石油市场呈现出紧缩态势，石油价格上

涨时也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不但加强了中国的能

２２１

① 请注意，此总额指的是投资本身，不包括相关促进投资的交易，比如中国的银行在最近几

年内贷给石油生产国的一些贷款。“贷款换石油”协议将会在下部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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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安全，而且还加强了其他主要石油消费国的能源安全。但是，这些投资对

全球石油产量的提高是有限的。如上文所述，国家石油公司的海外石油总产

量在 ２０１０年初已经达到 １３６万桶／日，但 ２００９年全球原油产量只有不到

６８００万桶／日 （ＩＥＡ，２０１０ｂ：１１９）。

除了为扩大全球石油供应量作出小小的贡献外，国家石油公司的 “走

出去”战略能否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还是个未知数。例如，事实证明，国

家石油公司未必将其在海外生产的石油输送回中国，而宁愿让市场来决定石

油该卖到哪里。例如，中国在委内瑞拉生产的石油就没有输送回中国。究其

原因，不但因为两国之间的路途太遥远，而且因为委内瑞拉的原油同中国的

炼油能力不相匹配。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生产的一些石油也在国际市场上出

售。虽然苏丹和安哥拉出口到中国的石油数量十分可观，但国家石油公司在

这些国家所生产的石油实际上能有多少输送回中国，仍是个未知数 （Ｊｉａｎｇ

和 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１８～１９）。

在供应危机出现时，没理由假设国家石油公司所生产的石油会由于某种

原因，能够更便宜或更多地供给中国使用。阻断中国原油供应链的物理破坏

将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外国和中国公司。而当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时，国家石油

公司也不会愿意给中国客户任何折扣的。实际上，国家石油公司应对 ２００８

年前原油价格上涨的方法是，减少向中国市场供应精炼石油，结果造成中国

加油站的石油供应普遍出现了短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价格控制不允

许它们将增加的炼油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０：１８４）。在这件

事情中，国家石油公司所展现的自主权显示了政府控制其活动的能力是十

分有限的———这种调控限度反映了国家石油公司的政治特权，以及中国在

这方面治理能力的薄弱 （Ｄｏｗｎｓ，２００６：１６～２４）。今天，中国一些高级官

员了解到，国家石油公司的运作更多是受利益驱动而非爱国主义，其海外资

产的扩张未必能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 （Ｂｒａｄｓｈｅｒ，２０１０）。

甚至有人担心，国家石油公司的国际扩张实际上是在损害中国的福利和

安全。一些分析家指出，国家石油公司通常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获得

外国油田的股权，而这多亏了中国政府慷慨地向石油公司提供财政支持。倘

若如此，它们的扩张会被看作是以损失国家福利为代价，去充实石油公司的

腰包。不过，最近的分析显示，这项指控子虚乌有。比如，ＢｏＫｏｎｇ（２０１０：

９２）认为，类似超额偿付的问题似乎仅仅发生在国家石油公司国际扩张的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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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那时候它们的并购经验相对不足。更多最新的分析表明，没有迹象显

示国家石油公司进行过系统或蓄意的超额偿付 （Ｊｉａｎｇ和 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

１７）。

对国家石油公司更为强烈的批评是，它们的国际扩张往往导致中国同

“无赖国家”纠缠在一起，从而恶化了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几年前，中国

同苏丹建立了密切关系———试图支持中石油在该国的活动———使得西方评论

家将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称为 “大屠杀奥运会” （Ｅｃｏｎｏｍｙ和 Ｓｅｇａｌ，２００８）。

这个批评很明显刺痛了中国：中国随后尽更大的努力去支持国际社会解决苏

丹危机。最近，国家石油公司在伊朗持续的利益存在和经济活动，使得美国

将来制裁中国石油公司的可能性增大。国家石油公司可能认为，它们在伊朗

投资所获得的利益要高于美国制裁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它们会游说中国政

府支持它们 （Ｄｏｗｎｓ和 Ｍａｌｏｎｅｙ，２０１１）。但是，随着北京已经在多个问题

上———从人民币币值到朝鲜海事纠纷，开始避免中美关系的恶化，很难想象

伊朗问题再起更大波澜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总的来说，国家石油公司 “走出去”似乎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中

国的能源安全。虽然它对全球原油的生产作出了边际贡献，但它不能保证

中国可以获得更多的石油供给，并且这也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在石油供应危

机中有更多可用的石油。另外，有人认为，国家石油公司超额偿付资产的

行为可能做得太过火了，会使中国更加贫困，并且有证据显示，国家石油

公司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总之，国家石油公司的扩张对于

公司本身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是很难说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总体是

一件好事。

四　石油供应渠道多元化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发表过一句著名的论断 “石油的安全和可靠需依

赖于获得渠道的多元化”（Ｙｅｒｇｉｎ引证，２００６：６９），在过去 ２０年里，中国

的确是在遵循该建议。１９９５年，两个地区提供的石油———波斯湾地区和亚

太地区———占了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８８％ （Ｄｏｗｎｓ，２００６：３１）。在亚太地

区，中国石油供应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该国大约占了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１／３。到２００５年，中国已经明显地使其进口组合多元化了。２００５年，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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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占中国进口总量的３１％。而且，中国同样从美洲国家和独联体国家进

口了大量石油。如俄罗斯，所提供的石油占中国进口总量的 １０％ （Ｄｏｗｎｓ，

２００６：３１）。尽管如此，中国获得的石油是有限的。在 ２００５年，如同 １０年

前那样，中国仍然十分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大约 ４６％的进口石油来自波

斯湾地区。此外，因为中国现在严重依赖非洲，其程度不亚于中东。这使得

它相对以前更依赖于一个单一的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大约 ８０％的石

油进口要经过这个海峡。即使在 ２０１０年，这个情况依旧如此：中国 ７７％的

进口原油仍然来自非洲和波斯湾地区 （图２）。

图 ２　２０１０年中国原油进口量 （按地区计）

注：由于进位关系，有关数字的总和可能不等于１００％。
资料来源：ＬｉｎＦ．２０１１，Ｘｉｎｈｕａ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Ｇａｓ＆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ＯＧＰ）。

正是在此背景下，最近几年，中国通过一系列 “贷款换石油”、 “天然

气换石油”协议，力争更进一步使其能源进口组合多元化。特别是在全球

金融恐慌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间），中国国有银行将价值 ７７０亿美元的贷款贷

给９个不同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它们全部位于中东地区之外 （Ｊｉａｎｇ

和 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４１）。作为回报，中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得以同这些国家签

订一系列协议，从而扩大它们的国际业务。同俄罗斯签订协议后，俄罗斯允

诺在２０年内通过新的输油管道每日向中国提供３０万桶石油，这些商业输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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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开始。与此同时，中国也同巴西签订了协议，巴西承诺

在２００９年每日供应中国 １５万桶石油，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间每日供应 ２０万

桶。而同委内瑞拉签订的协议，规定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间，每日安排中国购

买４５万桶石油。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都将以市场价格来购买这些石

油 （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１：３９～５３）。

通过建立新的石油供应关系，“贷款换石油”协议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了

中国的能源安全。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建的中俄输油管道。俄罗斯

先前每日通过火车向中国运送２０万桶石油，这条新管道能够增加额外 ３０万

桶的运输能力。但是，即使中国能超负荷运作，完成将管道供油能力扩大到

每日６０万桶的目标，这也仅仅满足了中国在 ２０２０年计划进口石油的 ７５％

（ＩＥＡ，２０１０ｂ：１３５）。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也无法取代波斯湾地

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石油供应伙伴。并且，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作为一

个能源供应伙伴的可靠性也令人质疑 （Ｚｈａｏ，２００７：４１）。虽然中国也积极

同委内瑞拉和巴西进行接触，并且正在兴建一个高级炼油厂，以便炼制委内

瑞拉的原油，但是在考虑了距离因素后，不知道有多少石油能够从美洲运回

中国。

因此，中国最近的 “贷款换石油”协议仅仅具备有限的潜力来进一步

使其进口组合多元化，从而使其进口不过度依赖于几个主要的石油供应伙

伴。大概是注意到了这个现实，北京开始寻求使其从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

运输路线多元化的方法。２００９年，中石油同缅甸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试图构建一条并行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将印度洋与中国云南省连接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输油管道将允许一部分中国的原油运输绕过马六甲海峡

直达中国，这将缩短 １２００公里的路程 （Ｊｉａｎｇ和 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３４）。但是，

这个在２００９年开始运行的输油管道每日４４万桶的输油能力仅仅能承担中国

从非洲和中东地区进口石油 １４％的输油任务。而且这个百分比注定会随着

中国石油进口的增长而降低。中国也开始参与到巴基斯坦铁路和公路等基础

设施的建设中来，从而将阿拉伯海沿岸的巴基斯坦港口同中国西部连接起

来。该举动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即中国正在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建立更为紧

密的联系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０）。但是，就运输石油而言，这种联系将受到比缅

甸输油管道更大的限制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０）。据估计，铁路系统每日仅能运

送１７５万桶石油，这还是假设铁路系统完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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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石油的成本将大大提高，使其毫无经济竞争力。并且，这条铁路会经过

易发生雪崩、洪水、地震和暴乱的山区。若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考虑，在这条

线路建立输油管道同样也会遇到许多麻烦。

总而言之，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其

石油供应组合的多元化。但在未来几年内，中国从波斯湾和非洲地区进口的

石油仍将继续在中国石油进口中占大头。而且，考虑到中国缺乏其他输油渠

道，大部分石油进口仍将完全通过海路运输到中国。在此背景下，也就不奇

怪为什么中国要竭尽全力来保障其海洋运输石油的安全了。

五　保护石油供应渠道

中国对海洋运输的进口石油依赖度的不断增加引发了各种对运油的

海上交通线 （ＳＬＯＣ）安全的担心。油轮可能会成为海盗或恐怖分子的目

标，特别是不得不通过狭窄的咽喉要道时。中国学者同样担心，在台海

军事冲突中，美国海军及其盟军可能切断中国的海洋石油运输。其中，

他们尤其担心中国从中东和非洲地区所进口的石油的安全，因为中国严

重依赖这些地区提供石油，并且这些石油的运输都需要经过狭窄的马六

甲海峡。中国出现 “马六甲困境”，意味着中国严重依赖该海峡来运输

石油，而且，这种依赖在事实上也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石油安

全挑战。

上述令人关切的问题，与中国对海洋贸易日渐增长的依赖程度更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在最近几年内激起了中国发展自己的蓝水海军的欲望。虽然到

目前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ＰＬＡＮ）的现代化军事建设主要着眼于提

升潜艇能力和围绕中国周边区域的封锁任务，但近几年来，他们的视线开始

转移到在更远处执行任务。在此指引下，中国迅速复原瓦格良号 （Ｖａｒｙａｇ）

航母，这艘苏联航母于１９９８年购得，现可能用于军事训练以及作为将来航母

的模型。有学者认为，中国海军可能会在这１０年中建造一艘５００００吨 ～６００００

吨的常规动力航母，并且会在 ２０２０年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 （Ｃｏｌｌｉｎｓ和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１）。中国军方官员和学者同样积极讨论了中国海军将需要何种

海外支援网络，以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区执行护航任务 （Ｃｈａｓｅ和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

２００９：８～１１）。军事和安全官员在最近几年同样更为直接地参与到中国能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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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制定中来。例如，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 （ＮＥＣ）的２１位成员，包括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部部长 （Ｂｒａｄｓｈｅｒ，２０１０）。

蓝水海军究竟要发展到何许程度才能够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强大的军

事力量将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并为中国打破美国主导的封锁提供

有力支持。但是，中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这种军事实力，而且这也将耗

费巨额资金。不过，这笔钱也不是很值得去花，因为美国封锁的威胁很大程

度上是一种幻想。美国将极不可能尝试去建立这样一种封锁，因为倘若中国

经济随之崩溃，也会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考虑到两国在经

济上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美国将不会对中国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两国

处于一种 “相互经济毁灭”的状态。即使美国试图封锁中国，也不会成功

（Ｃｏｌｌｉｎｓ和 Ｍｕｒｒａｙ，２００８）。如果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区———围绕马六甲海

峡———实施封锁，将很难区分开往中国的油轮和开往其他国家的油轮，其中

包括开往日本和韩国的油轮。一艘油轮可能会同时向几个国家运送石油，并

且油轮上石油的所有权在航行期间很容易变更。若在靠近中国的海域实施封

锁行动，相反，实施封锁的船只将很容易受到来自中国潜艇和陆基部队的攻

击。将这几点综合到一起，美国及其盟国试图对中国实施石油封锁和封锁成

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①。

相反，从中国能源安全的立场来说，一个适度的海军力量并着眼于更为

有限的任务，毫无疑问更为有效。尽管这将使得中国海军无法同美国海军竞

争，但它将允许中国支援国际力量，以打击盘踞在主要运输线路周围的海盗

和恐怖分子。实际上，中国海军最近开始支援这种努力———尤其是从 ２００８

年末开始参加多国在索马里海岸附近共同打击海盗的行动。２０１１年 ２月，

中国政府自豪地宣布，中国海军护航舰队已经护送了多达 ３４００艘中国和外

国船舶通过这些海域，同时还从海盗手中营救了 ３３艘船舶②。可以肯定的

是，海军巡逻仅仅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同样重要的是船舶如何采取

措施来保护自己，以及通过长期努力建立索马里境内的政治秩序。即便如此，

当务之急仍是加强海军巡逻，因为现在在东非海岸，受到海盗影响的海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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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一些中国学者能理解美国所面临的困难。参见 Ｚｈａｏ（２００７：３６～３８）。
《中国海军再赴索马里海域护航》， 《人民日报》网络版，２０１１年 ２月 ２２日， ＜ｅｎｇｌｉ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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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几乎和西欧一样大①。这对于中国在未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是一个良机。

总而言之，在未来，中国崛起的海军力量加强该国能源安全的程度取

决于其发展方向和所执行的任务类型。若中国建立一支海军来挑战美国霸

权，那将会付出高昂代价，并且会疏远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同时也

不能应付有可能突然出现的威胁。而相反，如果中国着眼于发展更为有限

的能力，这将允许中国以最近参加的多国打击海盗的行动为基础，建立自

己的蓝水海军。而且，这样做也使得中国能和国际社会共同面对今天的实

际挑战。

六　建立国内战略石油储备体系

中国同样正在积极建立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加强自身的能源安全。

该建设分三个阶段进行②。第一阶段现已完成，据报道，中国储藏了 １０２

亿桶石油———以２００９年的水平来计算，足够满足中国 ２４天的净出口需求。

第二阶段现正进行中，据报道，中国正在扩大其石油储备，计划增加另外

１７亿桶石油。第三阶段预计在 ２０２０年完成，主要内容是将中国的战略石

油储备增加到５亿桶。以 ２００９年水平来计算，这将可以满足中国 １１６天的

石油进口，但若用２０２０年规划水平来计算，仅仅能支撑６３天。作为对战略

石油储备的补充，中国的石油企业同样有其自身的商业石油储备。据中国媒

体在２０１１年３月的报道，商业石油储备的数量为１６８亿桶，但这个数字还

未得到证实 （Ｚｈｏｕ和 Ｓｈｅｎ，２０１１）。

中国在战略石油储备体系上的投资具有为其能源安全作出巨大贡献的潜

力。战略石油储备将在未来出现石油进口中断时，为北京提供一个新的政策

选项。自１９５０年以来，世界共发生了１０次重要的石油供应中断事件，其中４

次发生在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０年间 （ＩＥＡ，２０１０ａ：１１）。２０１１年，中东地区的政治动

荡进一步凸显了石油供应中断的危险，并导致石油价格进一步攀升。总而言

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的成本很高，对中国来说，这更是一笔价值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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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阻止他们：尽管绞尽脑汁来打击索马里海盗，但他们对世界海运造成了更大威胁》，经

济学人，２０１１年２月３日， ＜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ｎｏｄｅ／１８０６１５７４？ｓｔｏｒｙ＿ｉｄ＝１８０６１５７４＆ｆｓｒｃ＝
ｒｓｓ＞．
《背景资料：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路透社，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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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

尽管如此，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若能同其他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体

系一起协作，那将是一个更为有效的金融工具。国际能源署的成员需维持相

当于净进口９０天需求的石油储备，２００９年末，成员国总的石油储备达到 ４２

亿桶 （ＩＥＡ，２０１０ａ：７）。在未来的供应危机中，北京可能会发现，它在利

用储备石油的同时，其他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也在利用自身的石油储备，因为

石油供应中断会同时影响许多国家，而不可能仅仅影响中国。如果中国的行

动与这些国家不协调，或者如果中国的反应不够透明，石油贸易商更可能变

得疑惑而不是安心，而市场的不稳定将持续。因此，北京同其他主要石油进

口国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点会在下面详细讨

论。

七　寻求加强多边合作的机遇

迄今为止，中国主要依赖于单边和双边的举措，来提高其能源安全度。

中国鼓励石油企业到海外去投资，同新的石油供应商建立关系，寻求建立一

支蓝水海军，以及开始建立其石油储备体系。先前的讨论表明，这些举措很

难大幅缓解中国的 “石油困境”。在未来，中国应当采取一个全面的措

施———向多边行动倾注更多精力。接下来的讨论尤其着眼于同国际能源署进

行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国际能源署已经成为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协调应

对石油供应中断威胁的最主要的机构。在面对危机时，该机构支持成员国协

调努力来限制需求，并向市场供应额外的储备石油 （ＩＥＡ，２０１０ａ：６）①。随

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石油进口国，该组织现在将中国吸纳为

成员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虽然中国在最近几年作为 “主要对话伙

伴”参加了国际能源署召开的多次会议，但中国仍游离于该组织之外。

国际能源署的一些特性使得中国成为其成员国的难度增大。首先，１９７４

年成立国际能源署的协议中规定，该组织的成员国必须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ＯＥＣＤ）中选出，而中国却不是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并且中国在未来几

０３１

① 国际能源署同样允许在危机中协调燃料转换和石油增产，但这些机制在现在不如过去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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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没有加入经合组织的意愿。因此，这似乎排除了中国获得成员国身份的

可能性。不过，美国已经释放出信号，为了维护该机构的相关利益，准备为

中国开绿灯。２００８年末，布什政府表示支持中国加入国际能源署，并且奥

巴马政府也明确表示，美国欢迎中国获得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身份①。中国

缺少经合组织的成员国身份并不能被视为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只不过令事

情变得较为复杂且难以处理。其次，中国的石油储备还没有达到国际能源署

的标准。之前我们提到过，国际能源署规定成员国储备的石油总量必须能满

足相当于净进口９０天的需求。但是若包括日益增长的战略石油储备和工业

储备，中国可能距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２００９年，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

中伸男 （ＮｏｂｕｏＴａｎａｋａ）预计中国总的石油储备能够满足相当于净进口 ８６

天的需求②③。最后，国际能源署理事会能否改革其投票结构以满足其 ２７个

成员国和潜在的成员国的需求仍是个问题，其中潜在的成员国不仅包括中

国，还包括印度和俄罗斯 （Ｃｏｌｇａｎ，２００９：８～９）。虽然这是一个棘手的问

题，但并不妨碍中国寻求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身份。中国需要弄清楚，若它

加入后，它所希望的这项改革能够得到落实。

中国成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最大障碍大概是北京本身对加入该组织犹

豫不决。据报道，中国官员担心，加入国际能源署将损害其自由地在其认为

合适时使用战略石油储备的权利。并且他们也忧虑中国达不到国际能源署所

要求的透明度等级④。因此，国际能源署还需在这些关键点上使中国安心。

首先，虽然国际能源署理事会在理论上有权力通过多数投票做出合法的决

议，但实际上，这意味着需要促进成员国之间达成协议，通过协商一致做出

决定是惯例 （Ｋｅｏｈａｎｅ，１９８４：２１７～２４０；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４：１８４～１８８）。此外，

实际上，国际能源署无权强制执行它的决议，因此它如何使中国遵守一个北

京不会支持的协议仍旧未知。其次，虽然加入国际能源署将给中国强加新的

报告要求，但提高其能源产业的透明度将有利于减少不确定性，从而使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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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的主题：提名坎贝尔为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ＦｅｄｅｒａｌＮｅｗ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１０：１４１。
请注意，中国官员后来认为田中的估计过高。参见 《中国官员否认国际能源署关于中国石

油储备能支撑８６天的评估》，ＡｓｉａＰｕｌｓｅ，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
《中国离国际能源署又进了一步》，Ｏｉｌ＆ＧａｓＮｅｗｓ，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９日。
该观点基于作者２００９年３月对北京的中国国家智库的能源专家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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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得更为活跃。实际上，甚至一些中国专家开始认为中国必须加入国际

能源署。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不仅仅会提高主要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合

作，而且会增强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声音，并使其他国家对中国在能源市场和

整个能源体系影响力的提高安心 （Ｗａｎｇ，２００９；Ｚｈａｏ，２００８）。

当然，中国在短期内成为国际能源署正式成员的目标似乎过于远大了。

国际能源署改革以接纳中国，以及中国对加入该组织犹豫不决，都是中国加

入国际能源署的巨大障碍，并且这些障碍不是很快就能克服的。但是，若中

国和国际能源署希望在未来更好地合作，那它们之间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密切

的关系。一种可能性是，中国会在未正式加入国际能源署之前深化和该组织

之间的磋商———共享更多的信息，以及建立一个沟通机制以便在紧急情况下

使用 （Ｃｏｌｇａｎ，２００９：１２）。这将会是积极的一步，并且这也有助于减少供

应危机中的混乱局面。然而，这却不会给予中国在该组织内的发言权，而且

会比中国成为正式成员更使世界不放心中国在能源领域的轨道和意图。基于

这些原因，中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成为国际能源署的正式成员。

八　结论

中国解决其 “石油困境”的政策在最近几年从基本无效到发展不完全。

但其对国家石油公司国际扩张的支持毫无疑问是其最无成效的政策。这对于

石油公司本身来说是好事，但对于加强国家能源安全来说，基本没什么用

处。中国试图使其进口石油的地区来源多元化，这才是一个更为有效地寻求

能源安全的方法。并且北京在这点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即使如此，中国

在未来数年内仍将高度依赖从中东和非洲地区进口的石油———以及马六甲海

峡这条关键的运输线路。这就为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确保这些货物的

安全。中国建立蓝水海军的努力使其有能力更有效地去保护石油运输免遭海

盗和恐怖分子的威胁，尤其是在同其他国家合作的情况下。然而，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北京是对这种类型的任务感兴趣，还是对与美国及其盟国争夺海

洋霸权感兴趣，仍不得而知。最后，中国自身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的发展是一

个重要且必要的步骤，这将在未来出现石油供应危机时给予中国新的选项。

但是，若北京希望有效地利用其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它在未来将需要同主要

石油进口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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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最后一点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中国如何寻求能源安全。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中国迄今为止采取的是单边和双边并行的举措来减

少其所受石油供应震荡的影响。若中国与其他石油进口国，特别是与的国际能

源署寻求更多的合作，将使中国建立起一个多边的举措来加强其能源安全。在

短期内，中国可以加深其与国际能源署的磋商级别并使其能源行业更加透明。

长期来看，中国可以寻求该组织的成员国身份。在未来出现石油供应震荡时，

这些多边接触可以给北京提供更多信息和更大的影响力。根据最近一系列事件

来分析，石油供应震荡随时会发生。更广泛地说，更大规模的双边接触将证明，

随着中国崛起的故事继续上演，北京正在寻求同国际社会合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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